
第２１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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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阎真的小说以“知识型”人物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描写他们在当下政治文化生态下，对于个人信仰的坚守与转变
过程；展示他们在角逐名利和官场争斗过程中的成败荣辱，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异化、灵魂救赎，从而对“学而优则仕”的传

统人生价值观予以现代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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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代政权的更替中，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皆
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并由此渗透于政治、文化、

经济等多方面。“官本位”则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

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这种文明状

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积淀并形成了中国特

定的政治文化生态。问题在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

关系性的结构和形态，一方面它制定关系、规定关

系、限定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调整关系。人不可

能与社会绝缘，总是要进入某种特定政治文化生态

中的“共同关系”。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展现与实现

的正是其特定权力意志与运行机制。不难发现，在

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学而优则仕”则成为中国

传统文人最佳的人生选择和最高的价值旨归。

《论语》中有云“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

则仕。’”［１］５１６意为官做好了就去求学，学问好了就

去做官。而在李泽厚先生看来：“‘学而优则仕’是

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

‘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一方面最早建立了

系统的文官政治构架，使行政、教育相连接，社会获

得知识者作为主要支柱的撑持。另一方面使知识

分子个人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

民’、‘同胞物与’的方向。”［１］５１７在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政治历史中，多数文人读书旨在“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出仕为官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受古人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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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残酷的现实面

前苦苦挣扎，寻找精神的归宿。他们或坚守信仰，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追随内心那一方净

土，用文字书写内心的抱负与理想。或违背初衷，

失去信念，放弃坚守，“随波逐流走上一条有虚拟的

尊严与真实利益的道路”。［２］３５９

对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发展的中国而言，

“官场文化”成为了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

汉朝开始以举荐“贤人”为官，到隋唐时期的“科

举”八股取士，再到建国后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等等，它们虽在本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

具体的时代环境下，又表现出不同的众生世相。

一

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这种

传统人生观念的思考，以及他们对“学”与“仕”关

系的处理和取舍，也是阎真小说的创作初衷和思想

动力。换言之，在阎真的小说中，虽然“官本位”已

无法肆无忌惮地统摄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但

政治文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令人瞩目、也

最具有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举凡知识、智慧、思想、

贡献，以及人格、道德、境界等等，在政治文化面前

都可以得到彰显。

在小说《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中，阎真以池

大为、聂致远、蒙天舒等知识分子的成长、蜕变为主

线，深入剖析在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之下，他

们对于个人信仰的坚守与转变过程，向读者充分展

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置身于现实社会，却又不自觉地

陷入“官场”的勾心斗角，最终通过“名利场”的角

逐，成败荣辱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异化、灵魂救赎。

作者选取“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作为小说

的主要人物展开情节的铺叙，固然得益于他本人的

身份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特

殊群体的价值意义的看重。“知识分子”在余英时

先生看来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

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３］他们是新时代的

思想开拓者，具有超越一般人的精神追求与自我独

立意识，他们的身上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拥有

崇高的民族责任感。那么，小说中描述的池大为、

聂致远、蒙天舒这些有能力、有远大理想的知识青

年，作者设定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殊意义何在呢？

从整体上看，三位主角都曾处在社会的“底

层”，通过自身努力，遵循着“知识改变命运”的道

路，一点点融入城市，走进“体制内”，最终走向各自

的人生轨迹。三个知识分子，用自己不同的人生经

历，来展现着“学优”与“入仕”的关系。《沧浪之

水》中，小说开篇以池大为清理父亲遗物为引子，奠

定主人公深受父亲影响所形成的精神信仰之基础。

那本很薄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中，父亲所留

下的“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孔子）、“舍生取义，信

善性善”（孟子）、“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屈原）、

“内不愧心，外不负俗”（嵇康）……等史上十二位

淡泊明志、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仅是父亲

的信仰，也成为了贯穿全书的核心精神指引。这位

没有实际出现于书中的池父，一生跌宕起伏，但却

大智若愚，“他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

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对世界的理解有着

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２］３５８从进入

大学起，池大为就在思考父亲的一生。读大学时，

那段无忧的岁月当中，池大为充满放眼天下的激

情，轻视庸人哲学所带来的世俗功利，认定自己的

宿命就是“为天下”。可是，在现实的步步“逼迫”

之下，他的精神世界开始发生改变。他是“文革”后

的第一批大学生，在遭受长达十余年的精神摧残与

政治异化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经济和思想上的大变革，让池大为这一代坎

坷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本质问题。

市场经济的到来，知识分子被日益边缘化，池大为

在历经两次失败的爱情之后，虽仍幻想着“要走自

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

个知识分子”，却也不曾想到，他人生的“挣扎”之

路才刚刚开始。进入省卫生厅工作，作为厅里唯一

的“高材生”，却因没有懂得官场潜规则“明哲保

身”，反而“赤胆上谏遭贬斥”，在“清水衙门”一呆

就是七八年，白白“浪费”大好青春。在这期间，他

有过对是非黑白的质疑，对同事丁小槐阿谀奉承的

不屑，因同学聚会贫富差距之大而产生的心里落差

等等，但这些没有撼动池大为对信仰的坚守，他依

旧选择守住自己的底线。但在儿子被烫伤，却因手

中没有权力，无法及时得到医治这样的现实冲击

下，他发现在自己设定的理想世界里无法得到救

赎，他彻底“妥协”了。他开始“顿悟”，清晰地规划

着自己的“晋级”之路，在“精神导师”晏之鹤的指

引之下，一步一步背离传统，割舍过去，沦为“权力”

的操纵者，走向人生的“巅峰之路”。小说结尾之

处，池大为对着亡父进行心灵独白，把父亲留下的

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焚烧掉，意味着池大

为与父亲精神的彻底决裂，他完全沦入世俗的经济

浪潮中。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生态中，

他被动地接受了从“学优”到“入仕”痛苦挣扎，然

而这些又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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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着之上》则通过聂致远、蒙天舒两位知识分

子在大学校园中工作生活的不同遭遇，从另一个角

度诠释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和价值抉择。如果

认为池大为完整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

的渐变或蜕变过程，那么聂致远与蒙天舒则被作者

归结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状态———“学优”和

“入仕”的两个端点，借用阎真的说法，即活着“之

上”与“之下”的区别。

先看聂致远。《活着之上》以鱼尾镇的一次

“丧事”为起点，直接带入主题“小镇上的人们除了

穿衣吃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了，这几

乎就是活着的理由。”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活

着”，于小镇上的普通人而言，他们活着的理由简单

而直接。但于聂致远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儿时深

刻的记忆让他立志走出这样的活法。聂致远考上

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儿时爷爷去世时留下的《石

头记》为记忆的闸门，１７年后再次看到《石头记》而
泪流满面，曹雪芹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曾经存在

过的生命，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

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

情。”［４］８于是思考如何“活”，成为了围绕整部小说

的关键。小说的背景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聂致远考
上大学选专业时，无疑将这个时间段的社会特色如

实地反馈了出来。聂致远执着于历史，因为他觉得

历史中藏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秘密，关于时间、人

生等等，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个专

业“没有饭吃”，要求其报考商学院。事实证明，在

市场经济体制开放的１９９０年代，与经济相关的专
业的确成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聂致远

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先后遭遇了爱情危机、三次考

博、导师调换、毕业求职等挫折，每一段经历都是当

下一些高校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写照。在第一次考

博失利以后，女友赵平平果断离他而去，没有经济

作保障的爱情婚姻，无疑于空中楼阁。

聂致远从学历史专业开始，就将张载所说过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作为自己的信仰，即使任教过程中仍旧面

临些许困顿。比如在任教以后，亲眼目睹自己的学

生为了一已私欲，利用学院领导“走后门”，自己却

束手无策，唯有装傻的无奈。活生生地将学知识的

精神殿堂变成了表面伦理道德实则钱权交易的场

所。这不得不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也是以聂

致远们生存的真实反映。相对而言，聂致远和早期

的池大为更为相似。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当下生

存的不适应，说得复杂一点，就是追求人格的自由

与当下体制性束缚之间难以协调。所以他自觉地

选择了一种游离于边缘的不即不离状态，实际上也

就是选择了一种最为“不幸”的存在方式，不能不面

对鲁迅式“无物之阵”的精神困惑。惟其如此，聂致

远总是喜欢在某件事做完之后有所困惑，并追问困

惑。其实，真正精神困惑指向的是灵魂的探索，它

虽然以彷徨的形式出现，但却用一种“知其不可而

为之”的精神前行。

与此同时，聂致远的同学蒙天舒却是一个十足

的“人精”，“他凡事都经过周密计算，大小好处都

要捞。”蒙天舒自成体系的“屁股中心理论”也曾让

聂致远不屑一顾，但在后来的生活当中，他们二人

因为彼此不同的价值追求，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

路。具体说，精通“入仕”的蒙天舒却早已于“仕

途”捷足先登，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蒙天舒将

学术变成自己往上攀爬的阶梯，为此可以不择手

段。有了这个“入仕”的阶梯，他活跃于学院各个行

政管理层之间，从当初选择身为副校长的导师开

始，便为自己日后的晋升打牢基础，在体制中如鱼

得水，左右逢源，是一个典型的“仕”人。“官本位”

体制中人因为与权力的近缘或者与权力结缘，天然

占据了体制所赋予的大量公共资源，也就具有高高

在上的体制性优势。这一优势原本是中性的，既可

转化为个人谋利的私有资源，也可用于为社会公共

事务服务。至于如何应用，则属于私权领域，利用

体制内公共资源谋取私利，即便违背良知但不犯法

者，也只有道德压力而无刑事责任。而以此从善

者，往往会与体制性潜规则形成现实冲突，于是从

善便成为稀有和艰难之举。比如蒙天舒，依凭体制

性优势拿到了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和几十万的科研

经费，所谓名利双收。似乎可以这么质询，究竟是

体制成全了蒙天舒，还是蒙天舒成全了这个体制？

总之，从蒙天舒与聂致远在“学”与“仕”上的

迥异，可以看出，一个是将“学”看作敲门砖，全部行

为只为“仕”———“学”是手段“仕”为目的，他是如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身体力行者，悟

透现行社会中“权力至上”的现实本质，活在当下并

且志在“之下”。一个在坚守内心最后的一块净土，

虽然也曾一度“身”和“心”或“之下”与“之上”分

裂，在两者之间犹豫徘徊，但最终在痛苦和挣扎中

守住了“致学”的根基和做人的底线。用他的话说，

“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

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

个人就成为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这是没

有悲剧感的悲剧。”［４］３０９因此，他听到一种常在前面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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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促他、使他无法停止的呼唤声，这声音来自于曹

雪芹、司马迁，这就是小说的结尾：“忽然，我听见一

种奇异的声音，停下来侧耳细听，那是风裹着风，在

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利的、凄凉的锐响，

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显然，这是一种“活着之

上”的生命存在感。

三

如前所述，在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无

疑就是“官场文化”，而应运而生的文学作品一般被

称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创

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

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

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

进程，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作品中，

有不少描述当下官场生态环境的小说，比如王跃文

的《国画》、侯卫东的《官场笔记》等等，这些作品多

以揭示官场的腐败、官员生存本相为主要内容。问

题在于，阎真本人一直不认可自己创作的小说为

“官场小说”，何以如此？

阎真一直任职于高校，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发

展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思考。

在《沧浪之水》中，作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述“官

场”生存的方方面面，权力之间的“角斗”也是透过

池大为的心理变化与内心独白来展开铺叙。整部

作品看下来，更多的是池大为置身“官场”之外的生

活状态，作者以他的生活轨迹为时间轴，以他自我

挣扎的心理变异为主，清晰地描述了一个当下社会

中知识分子怎样逐渐地、无奈地被“名利场”诱惑甚

至被“仕途”顺化的过程。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池

大为、胡一兵、刘跃进，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

子，起初迈入各自生活轨迹时可谓是“思想上的清

醒，现实中的迷茫”。可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妥

协”以后，则变成了“行动上的清醒，精神上的迷

茫”。可以说，“清醒的迷茫，迷茫的清醒成了１９９０
年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的精神状态。”［５］就是因为有

了对精神的迷茫，才会有对先前信仰的怀疑，继而

发生“质”的转变。

因此，我同意阎真的小说不是“官场小说”的说

法。严格地说，他的小说固然涉及到所谓“官场”的

生存情态，但又不仅如此，他关注的是权力运行过

程中产生、发散出来的精神形态的影响力，这种影

响力，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思维惯性、行为方式，等

等，这些都在其小说中得到了审美彰显。

“致学”和“入仕”是阎真小说的触发点，其文

本建构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叙事逻辑下去表现中

国式的社会发展维度。质言之，阎真小说是以“学

而优则仕”为主题范畴，将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的人

生观念和价值理念放置在现代性语境尤其是当下

政治文化生态中进行审视。

毋庸讳言，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学而优

则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念，相当多的人徘徊在“从学”与“从仕”之间。准

确地说，在中国式政治文化生态中，试图完全抛弃

这样的价值选择是不现实的。虽然阎真对此也无

法做出完满的解决方案，不过，能体现出他反思深

度的人物形象是聂致远。聂致远所能做的是执着

于现在，因为他的现实生存离不开这个“从学”与

“从仕”这种关系性结构中，只能在“之下”的处境

中去栖息去彷徨，正如鲁迅说的，人无法抓着自己

的头发离开地球，其代价是放弃对自由人格的追

求。但另一方面，他又把心灵被安放在远离现世的

“之上”所在，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他宁愿与远

古的曹雪芹、司马迁为伍，并引之为精神楷模，企图

从各种社会体制属性的羁绊中返回到有“个性”的

本己，尽管这样的返回是有限的、缺乏现实基础的。

可以说，阎真小说既不是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

题材作品，也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他对“学而

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观进行现代性反思，其中

既涉及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关联到“官场小说”创

作，但又不仅仅如此。他将“学而优则仕”这一古今

知识分子避免不了的人生命题，转化为其独特的审

美主题，并展示了最为丰富、最为深刻的一面：通过

对以权力为内在机理的“名利场”的描述，涉及到整

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

明建构所亟需的价值理性提供独特的艺术呈现和

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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